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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文中几个男性的人物分析，看出品钦对男性的形象和地位进行了弱化。奥狄芭作为文中最重要的女
性角色，其对生活主动积极的态度则与男性角色的表现形成了较大反差，反应了品钦对于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期盼。最

后，奥狄芭与文中几位男性角色交往的不顺及最后追寻结果的未知，得到了对品钦性别观的最终认识。品钦认为只有男

女双方都主动付出爱，处于平等的位置，才能和谐相处，才能抵挡住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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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第四十九批》（ＴｈｅＣｒｙｉｎｇｏｆＬｏｔ４９）（１９６６）被
认为是美国当代小说家托马斯·品钦（ＴｈｏｍａｓＰｙｎｃｈｏｎ，
１９３７—）最易读懂的中长篇小说。它主要讲述了奥狄芭
在执行前男友皮尔斯（Ｐｉｅｒｃｅ）遗产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
个秘密地与美国官方邮政部门竞争的特里斯特罗（Ｔｒｉｓｔｅ
ｒｏ）通讯系统，却苦于找不到真相的故事。《拍卖第四十
九批》是品钦仅有几部作品中的第二部问世小说，它的出

版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国外早期对于这部作品的研究

大都拿它跟品钦早期的作品《Ｖ》相比较，认为它篇幅短小
些，且内容也显得简易；另有学者对小说中所体现的对身

份的追寻或确证做了相关研究；近些年研究得较多的还

是品钦在文中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运用，以及信息熵的

相关研究
①

①。国内对于《拍卖第四十九批》的早期研究大

都限于后现代特征比如不确定性、迷宫和熵等的研究，近

期的研究开始慢慢延伸到政治和历史等维度。对于文中

人物性格的研究，很多学者提出品钦笔下人物在金钱、权

利等高度集中的社会背景下被异化的现象［１］。本文则从

性别观角度入手，关注品钦在此小说中性别观的表达。

１　传统的性别观
传统的性别观为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即强调男女双

方之间的对立存在。它曾对人类的进步产生着巨大影

响。随着社会分工的改变和商品社会的发展，男性由于

在体能上的优越，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取代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从此，男性为“我”、女

性为“他”的男权社会占据着历史长河的大部分，并深深

影响着人类的思维和行为，同时男权思想也影响着文学

作品等形象的建构。女性一直处于很低的位置，她们往

往是被动、低下、柔弱的角色。她们多以妓女、女奴、情妇

等角色出现在男权作品中；相反，男性则往往是主动的、

高贵的、刚强的角色，多以英雄角色出现。《圣经》中讲

到，夏娃在受撒旦引诱后偷吃禁果，然后引诱亚当也吃了

禁果，致使人类背负了承重的原罪。男权社会中人们往

往会把其解读为女性是原罪的罪魁祸首。然而，随着社

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和经济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

女性开始不满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努力追求着地位的平

等甚至超越。这便有了三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西方

女权主义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１９
世纪下半叶出现第一次，和欧洲工业革命同步。最初的

诉求是妇女在受教育和立法上应当平等，在经济上与男

性平等。从２０世纪初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世界上经历了
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制度瓦解，各种矛盾重新排队，女权

主义在这个大动荡时期也各树大旗，风起云涌。她们将

女性和男性完全对立起来：男人是敌人，女人是朋友；男

人是暴躁，女人是温柔；男人是迫害者，女人是被迫害者；

男人是压迫者，女人是被压迫者；男人是战争贩子，女人

是和平主义者；男人是胜利者，女人是失败者；男人是个

人中心主义者，女人是关系取向者；男人的快感只局限在

生殖器上，女人的快感则体现在全身各方面；男人只注重

结果，女人则注重过程等等。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受到了

第三次女权运动的批判，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反思。第

三次女权运动开始于上个世纪６０－８０年代，他们更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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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女性范围的哲学思考，社会主义和性自由的色彩更

浓厚。女权运动的兴起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逐步提

高，但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却更加深入的刻进了人们的

脑海［２］。

品钦在《拍卖第四十九批》中也间接流露了对性别的

思考，本文将主要从男性角色的形象和地位的弱化、女性

地位提高的期盼和品钦性别观的最终确立等方面进行

剖析。

２　男性角色的弱化
具有典型男权主义思维的作家往往在自己作品中表

达一种男强女弱思想。男性是世界的中心，女性只是作

为附属品而存在。作品以奥狄芭这一女性角色为中心，

她行使着执行故事的职能。与奥狄芭关系密切的男性角

色有她的丈夫马斯（Ｍａｓｓ），还有奥狄芭的前男友皮尔斯，
执行遗嘱清理的合作者梅兹格（Ｍｅｔｚｇｅｒ）等等。西蒙·波
伏娃（ＳｉｍｏｎｅｄｅＢｅａｕｖｉｏｒ）（１９０８—１９８６）在她的《第二性》
中曾提出，“一个男人永远不会打算写一本关于男性的特

殊处境的书”，但品钦在这部作品中却故意弱化男性的

角色［３］。

最能体现品钦对于文中男性角色的弱化是马斯这一

角色。传统的家庭生活大都以男人为中心，女性则往往

扮演着辅助等次要角色。然而奥狄芭的家庭生活并非如

此。他们经济上不相互依靠，使得马斯在家中的统治地

位丧失。奥狄芭的丈夫马斯在文中就是懦弱的代名词。

他比较敏感，“他的情绪非常低沉，也许已沉落到她不能

抵达的境地，往往叫她惶恐不安”；他偏执，“他每天上唇

用刀子刮三趟，一定要刮倒没有任何上髭的暗影才罢休，

而且用的又是新刀片，刮出了血还在狠狠的刮”；他胆怯，

“他一看到锯屑，甚至连削铅笔的木屑，立即退缩，因为据

说他的同行专用这种东西封住出毛病的传播”；马斯留恋

过去，“马斯太信任旧车场，对电视台则全无信心”，无法

抛开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在奥狄芭看来，“马斯就是这

么脸皮嫩”。马斯在文中似乎被描述成女性一样的角

色［４］。马斯被动与脆弱的内心，使他显然已经不能承担

起家庭的责任和照顾奥狄芭的义务。整天生活在回忆当

中，慢慢的，奥狄芭走出了他的生活，他变得更加孤单，开

始借用迷幻药来麻醉自己，也彻底迷失了自己。

皮尔斯是一个在文中未曾出场的重要角色，故事因

他而起。文章开篇讲述了奥狄芭接到了执行前男友皮尔

斯的遗产的通知。这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皮

尔斯·尹维拉雷蒂，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产巨子，遗产雄厚

繁多，盘根错节”，为何要把自己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前女

友来清理与继承？皮尔斯与奥狄芭已分手许久，他这一

令人难以理解的无厘头做法让奥狄芭开始回想皮尔斯可

能会这么做的原因。皮尔斯曾在奥狄芭婚后的一个清晨

３点打过一个电话给奥狄芭，模仿多种口音，来告诉她一
些与她毫不相干的事情。奥狄芭和丈夫的反应显然没能

让皮尔斯满意，皮尔斯挂掉了电话，以后就再没联系。这

让奥狄芭认为皮尔斯在跟她开了个玩笑。“她觉得自己

被暴露了，被人家巧妙地利用，被逮住了”。所以，奥狄芭

对皮尔斯的印象就是“他为人就是这么叫人捉摸不透”。

皮尔斯在文中是奥狄芭的已逝男友，但从他让前女友来

执行遗产和清晨３点打电话给前女友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来说，可以看出他很偏执，或者更准确的讲，应该是有点

精神病迹象。

梅兹格是执行遗产的合作者，是奥狄芭的工作伙伴，

也可以说是奥狄芭的情夫。在奥狄芭看来，他“和梅森

（Ｍａｓｏｎ）是一丘之貉，只懂得金钱”。梅兹格对生命有着
悲观的认识，认为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现金交易

关系”。他在以前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童星，现在则是一名

律师，在他看来，这没有明显区别，都是一样的演戏。

品钦将物理学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应用于社会观察，

认为人类社会中熵值正在变大，人类可能会走向热寂。

外表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却隐藏着不安与混乱的力量，

文明最终会被混乱所代替。从以上三个与奥狄芭关系亲

密的几位男角色看，他们在熵化的世界没能抵挡住被异

化的势头，成了类似精神病患者或行为不太正常的人，他

们形象不是娘娘腔，就是神经质的非正派角色，他们被动

地接受生活，失去了对追求生活的信心，在奥狄芭看来，

皮尔斯让人捉摸不透，马斯脸皮嫩，梅兹格只懂得金钱等

等。这与男权社会中男性主动、积极、高贵等思想是不符

的。还要提到的就是小说中奥狄芭的精神病大夫为了进

行“桥”的实验，凌晨３点打电话给奥狄芭，劝说她被纳入
规划。所以精神病大夫都显得有点精神病了。由此可以

看出，品钦笔下的这些男性角色被有意的弱化了。从这

一点看，男性角色的弱化、女性对于男性的贬低，都是与

传统的菲勒斯中心文化背道而驰。

３　女性地位提高的期盼
如果说文中男性角色形象和地位的弱化初步解构了

男权中心文化，那么奥狄芭的存在和对生活目的的追寻

则证明了女性的独立与积极的心态。对未知的探索和美

好生活的追寻，与文中男角色形成了强大反差，从中可以

看出品钦让奥狄芭来履行这复杂的任务，可以看出他对

提高女性地位的期盼，这是对菲勒斯中心的进一步解构。

在视作垃圾的社会里，技术理性和官僚政治及资本

集团相结合形成的强人力量牢牢地掌控着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人们始终处在孤独、焦虑、痛苦、迷茫和恐惧的

状态，像小说中描述的这些人物一样，他们靠酗酒、吸毒、

疯狂来麻醉自己以逃避现实。奥狄芭同样如此。她在面

对整天一成不变的生活，每天都“在洗厚厚一大叠纸牌，

每一天（她首先同意这种看法）看起来多少是一模一样，

不然就是魔术家手中的一副牌，所有的牌都巧妙地暗示

着什么，行家一眼就看得出那张多余的牌”，也曾借酒等

方式来麻醉自己。只不过在本文看来，奥狄芭与品钦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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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男性角色不同，那就在于她对真相的追寻和对命运

改变的努力。从这一点看，她比他们要主动，要积极。她

改变了男权社会下女性懦弱和被动的印象。为了寻求自

我，适应社会的生存，奥狄芭踏出了第一步。她接受了执

行遗产的要求，并享受着执行遗产过程中将要发生的一

切。对于执行过程中所发现的信息，她似乎就成了马克

斯维尔的小精灵（Ｍａｘｗｅｌｌ’ｓＤｅｍｏｎ），认真地梳理着。奥
狄芭在调查特里斯特罗系统时是独立与果断的，不放过

任何一个信息与线索。虽然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但奥

狄芭的这种努力与坚持不懈是值得鼓励的。

奥狄芭的主动与独立还体现在她对完美两性关系的

追寻上。奥狄芭一直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目标上不断努力

着，但她的３个关乎性的伙伴似乎都不能达到她的目标。
奥狄芭的思绪中时常浮现一个高塔，高塔中女孩似乎就

是暗指她自己。“不久就发觉那座塔，高度和建筑，出于

偶然像她的自我；真正把她拘留起来的是由于一种魔法，

无名无姓，居心狠毒，从外面进来侵蚀她，而且全无道

理”。她厌烦一成不变的生活，她期待着能够跳出囚困自

己的高塔。她与皮尔斯交往，皮尔斯用信用卡作为薄垫

片撬开了塔门上的锁，然而他们的交往却“始终没有越过

塔的禁倾”［５］。凑合着与马斯结合，但马斯经常服用迷幻

药上了瘾，毫无希望的离开，让她感觉被侵蚀得更加深

入。相比之下，梅兹格似乎更能走入她的内心。但他却

跟一个１５岁坏女孩私奔了，奥狄芭被无情抛弃。那座像
征自我的塔，有着坚实的厚度和令人敬畏的高度，让奥狄

芭无法正常生活，奥狄芭似乎感觉自己真的病了，找不到

人生的方向。残酷的社会现实异化了人们的心灵，一些

陈旧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已经禁锢了人们的心灵。

４　男女平等共存的追寻
作为自身情感生活的管理者，奥狄芭主动选择自己

的爱情。然而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这使得我们对品钦的

性别观有更加深入的思考。男权中心的思维强调“男”、

“女”之间的对立，突出男性的主体意识。女性主义的思

维则强调女性意识的崛起，把女性地位的提高放在第一

位。这些都过分强调了男或女单方面地位的探讨，往往

使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品钦似乎在努力做

着平衡男女双方地位的努力。品钦这部作品中也有对妓

女的描述，“她的微笑是一种涂上口红的公开的微笑，不

像娼妓勾引人，但也不是少女渴慕爱情的微笑”。品钦对

于一些地位低下的女性角色无任何贬低之心。品钦似乎

表达着世间或许根本没有绝对的高与低，男性与女性的

地位也不应该有高低之分。在这部作品中，品钦将男性

角色弱化，同时强调奥狄芭的独立与主动，似乎可以被认

为是个女权主义者。但是为了全面了解品钦的性别观，

我们需要对品钦对异化的态度有所认识。马克思提出：

“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劳

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

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

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６］随着工业大生产的发展，

异化劳动已经深入到每个当代人的生活，异化力量已经

无比强大。品钦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品钦在作品中描绘

了各种被异化的极端的例子，他们大都属于弃民，或被异

化的人们。他似乎在悲剧性地认为人们在对待强大的异

化力量时，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然而悲剧的展示证明

了他对怎样才能抵抗异化、避免社会走向热寂之路方式

的思考。

然而开放性的结局和以上的分析让我们可以对品钦

的选择有个大致了解。奥狄芭的主动和男性的懦弱与被

动只是品钦表达最终观点的步骤而已。在奥狄芭和男友

交往的过程中，品钦在努力追寻着更好的男与女共存与

抵抗异化的方式。交往的失败间接表达了品钦的观点：

只有男女双方主动对爱予以付出，双方处于平等位置，才

能和谐相处，才能抵挡住异化。在反抗异化路途中，奥狄

芭一人显得过于孤单，唯有两性和谐—不分伯仲，不分等

级，和平共处—的相处才能真正抵挡住异化。男性与女

性不应该对立，而应该相互依赖，互相爱护，这才是避免

被异化之道。

《拍卖第四十九批》在等待拍卖第四十九批邮票的叫

卖声中结束，结局未知，因为或许任何答案都无法解开心

中的谜团。奥狄芭追寻的失败或迷失也可以理解为品钦

的迷失。品钦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避世写作，可能

是为了逃避这个他并不满意的世界，也可能是为了更利

于表达自己对美好世界的期盼。奥狄芭仍在追寻着，品

钦也仍在追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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